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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，欲雨不雨，是个郁热得令人很不舒服的日

子，然而慈禧太后的心情，却开朗得很。

头一天就由长春宫总管太监李莲英传谕：单独召见醇王。不但单

独召见，而且看样子他们叔嫂之间还有一番长谈。这可以从例行召见

军机时间之短促这一点上窥知端倪，几乎不等军机领袖礼王世铎陈奏

完毕，她就抢着说了句：“我都知道了。你们跪安吧！”

全班军机大臣跪安退下，刚走出养心殿宫门，就遇见醇王，包括礼

王在内，一起止步，退到一边，垂手肃立，让他先走。

“各位晚走一会儿！回头怕有许多话交代。”

这是说慈禧太后会有许多话交代，世铎答一声：“是！我们听信

儿。”

醇王又往前走，走不数步，听得后面有人喊道：“王爷请留步，请留

步。”

转身一看，但见有人气喘吁吁地正赶了来，到近前方始看出，是工

部尚书兼步军统领、总管内务府大臣、总理大臣的福锟。虽然汗流满

面，形色匆遽，却不废应有的礼数，先给醇王请了个端端正正的安。然

后递上一个封套。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北洋的电报。”福锟说，“刚到不久，特意给王爷送了来。”

醇王打开封套，抽出电报来看，入目便喜动眉梢：“我就在等这个电

报。”说着，他的步履益见轻快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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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王爷，”福锟赶紧又唤住他，“还有个消息，八成儿不假，孤拔死在

澎湖了。”

“喔，”醇王惊喜地问，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得病死的。”福锟又说，“照我看，是气死的。中法订立和约，化干

戈为玉帛，惟恐天下不乱的孤拔，何能不气？”

醇王点点头，没有工夫跟福锟细谈，急着要将手里的电报，奏达御

前。

看完李鸿章的电报，知道法军准定在这一天退出基隆，慈禧太后长

长地舒了口气。

“中法的纠纷算是完了。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，咱们得要从头来过，

切切实实办一两件大事。”她指着桌上说，“李鸿章的这个奏折，你看过

了？”

“是！臣已经仔细看过。”醇王答说，“李鸿章打算在天津创设武备

学堂，聘请德国兵官作为教师，挑选各营弁兵，入堂学习，期满发回各

营，量材授职。这是大兴海军的根基，请太后准他的奏。”

“这当然要准。”慈禧太后说，“我今天找你来，就是要跟你商量，怎

么样大兴海军？钱在哪里，人在哪里？都要预先有个筹划。”

“臣跟李鸿章谈过好几回了。人才自然要加强培植，经费只要能切

实整顿关务，厘金，不怕筹不出来，只怕各省督抚，不肯实心奉公。”醇王

停了一下说，“这是件大事，臣想请旨饬下北洋、南洋、沿海各省督抚，各

抒所见，船厂该如何扩大，炮台该如何安设，枪械该如何多造，切切实实

讲求，务必办出个样子来，才不负太后的期望。”

“就是这话。”慈禧太后说，“皇帝今年十五岁了。”

醇王不知道她忽然冒出来的这句话，有何含义，他一向谨慎，不敢

自作聪明去作揣测，只毫无表情地答一声：“是。”

“亲政也快了。我总得将祖宗留下来的基业，治理得好好儿的交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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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，才算对得起列祖列宗，天下百姓。”

“太后这样子用心，天下臣民，无不感戴。不过，皇帝年纪还轻，典

学未成，上赖太后的抚育，亲政一事，现在言之过早。”

“不是这话。垂帘到底不算什么正当的办法，我辛苦了一辈子，也

该为我自己打算打算。我不能落个名声，说到了该皇帝亲政的年纪，我

把持不放。其实，我这么操心，为的是谁？还不是为了争一口气吗？要

说到危难的时候，没有我拿大主意，真还不成，如今中法和约订成了，基

隆的法国兵也撤退了。中国跟日本为朝鲜闹得失和，如今有李鸿章跟

伊藤博文讲解开了，一时也可保得无事。往后大家同心协力，把海军好

好办起来，自然可以不至于再让洋人欺侮咱们。古人说的是‘急流勇

退’，我不趁这个时候见好就收，岂不太傻了吗？”

“太后圣明！眼前和局虽定，海防不可松弛，正要上赖太后圣德，切

实整顿。亲政之说，臣不敢奉诏。”说完，醇王取下宝石顶、三眼花翎的

凉帽，放在砖地上，重重地碰了个响头。

这番表现，使得慈禧太后深为满意，然而表面却有遗憾之色。

“唉！”她叹口气，“你起来！我也知道大家还饶不过我。”

“太后这么说，臣等置身无地。”老实的醇王，真以为慈禧太后在发

牢骚，所以惶恐得很。

“话虽如此，我也不过再苦个两三年。”慈禧太后又说，“我今年五十

一了，也不知道还有几年？归政以后，总该有我一个养老的地方吧！”

这话早就有人提过了，说慈禧太后想修万寿山下，昆明湖畔的清漪

园。醇王一直不置可否，而心中已有成算，所以这时候不等她再往下

说，赶紧接口答奏：“臣等早就打算过了。只等经费稍稍充裕，把三海好

好修一修，作为皇帝颐养太后天年之处。”

慈禧太后不动声色地点点头：“我也是这么在想。修三海的上谕，

跟大兴海军的上谕，一起发吧！让天下都有个数，我该归政，享几天清

福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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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是！”醇王问道，“修三海的工程，请旨派人踏勘。”

“你瞧着办吧！”慈禧太后又说，“最好先不要派内务府的人。”

这不是慈禧太后不信任内务府大臣，相反地，是回护他们。因为凡

有大工程出现，言路上一定都睁大了眼看内务府，现在没有内务府大臣

参与勘估，就不会太引人注目。而且，大工程的进行，依照例规，必是先

派勘估大臣，再派承修大臣，勘估不让内务府插手，正是为了派他们承

修预留地步。

醇王奉旨惟谨，由养心殿退到内务府朝房，将全班军机请了来，下

达懿旨。军机大臣一共六人，礼亲王世铎，向无主张，额勒和布与张之

万伴食而已，常说话的是阎敬铭、许庚身与孙毓汶。只是阎敬铭的话，

在醇王听来，常觉话中有刺，鲠喉难下。

“修南北海的工程，是同治十三年八月初一，就有上谕的。”阎敬铭

闭着眼说，“我还记得，当时的上谕是：‘现在时值艰难，何忍重劳民力？

所有三海工程，该管大臣务核实勘估，力杜浮冒，次昭撙节，而恤民艰。’

以今视昔，时世越发艰难，况且还要大兴海军。从古以来，帝皇大丧天

下元气的，无非三事：好大喜功、大治武备；巡观游幸、大兴土木；佞神信

佛、祠祷之事。本朝开国，尽惩前明之失，康雍两朝，真可以媲美文景之

治，纯皇帝天纵圣明，雄才大略，不输汉武，然而所失亦与汉武相仿。盛

世如此，而况如今？如果又要大兴海军，又要大兴土木，只怕不待外敌

欺凌，危亡立见！”

这番侃侃而谈，听在醇王耳朵里，很不是滋味，他的性情有时很和

易，有时很褊急，总而言之，心里想说什么，都摆在脸上。所以，不待阎

敬铭话毕，神色就很难看了。

孙毓汶在这样的场合，总是耳听别人，眼看醇王，见此光景，一马当

先替醇王招架。“丹翁失言了！”他说，“今昔异势，外敌环伺，非极力整

顿海防，不足以立国。中法、中日交涉，委屈求全，原就是亟图自强之

汁。至于勘修三海，为皇太后颐养天年之计，理所当然，本朝以孝治天

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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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此举万不可省。至于时世艰难，一切从俭，当然亦在慈圣明见之中，

谈不到什么大兴土木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阎敬铭慢条斯理地说，“大兴海军，户部勉力以赴，大

兴土木，不知款从何出？”

“本就不是大兴土木。”许庚身接口说道，“不过工程规模虽不大，办

事的规制不可不隆重，才是皇上孝养尊崇之道。踏勘一事，得要请七王

爷主持。”

“可以。”醇王同意他的看法，“御前、军机一起去看，省得事后有人

说闲话。”

很明显，所谓“说闲话”是指阎敬铭。看样子要流于意气，礼王世铎

亦很不安，便有意打岔，拉长了嗓子喊：“来啊！”

等将苏拉喊了来，世铎吩咐请军机章京领班钱应溥来写旨。这道

上谕很简单，用“钦奉懿旨”的字样，三海应修工程，派御前大臣、军机大

臣，以及专管离宫别苑的“奉宸苑卿”，会同醇王踏勘修饰，一切事宜，随

时查明具奏。

另外一道大兴水师的上谕，真正是军国大计，关系甚重，所以字斟

句酌，颇费经营，花了整整一个时辰，方始定稿。醇王接来一看，写的

是：

“谕军机大臣等：现在和局虽定，海防不可稍弛，亟宜切实筹办善

后，为久远可恃之计。前据左宗棠奏：‘请旨饬议拓增船炮大厂’，昨据

李鸿章奏：‘仿照西法，创设武备学堂’各一折，规划周详，均为当务之

急。自海上有事以来，法国恃其船坚炮利，纵横无敌，我之筹划备御，亦

尝开设船厂，创立水师，而造船不坚，制器不备，选将不精，筹费不广。

上年法人寻衅，迭次开仗，陆路各军，屡获大胜，尚能张我军威，如果水

师得力，互相援应，何至处处掣肘？当此事定之时，惩前毖后，自以大治

水师为主。”

接下来便是指定朝廷倚为柱石的一班疆臣将帅，“确切筹议，迅速
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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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奏”。第一个自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，第二个是左宗棠，以下

是彭玉麟、穆图善、曾国荃、张之洞、杨昌 ，一共是七个人。

最后是一段郑重其事的告诫：

“总之，海防筹办多年，糜费业已不赀，迄今尚无实济，由于奉行不

力，事过辄忘，几成固习。该督等俱为朝廷倚任之人，务当广筹方略，行

之以渐，持之以久。毋得蹈常袭故，摭拾从前敷衍之词，一奏塞责。”

醇王看罢，提笔改动了一两个字，随即便由钱应溥再写一个“奏

片”，递到内奏事处援用黄匣捧送长春宫，让慈禧太后核可以后，分缮“廷

寄”，交兵部专差寄递七处。

这天晚上，福锟特设盛馔，专请孙毓汶一个人，杯盘之间，有宫中传

来的密旨相商。

“上谕是下来了。”福锟低声说道，“上头的意思，你是知道的，此后

该如何着手，李总管有话传出来，说要请你出主意。”

“上头的意思”是孙毓汶早就知道的，修三海不过是一个障眼法，其

实是想修清漪园。经费如何筹措，工程如何进行，大致也有了成议。但

空言容易，以空言见诸实际，就不那么简单了。所以孙毓汶沉吟不语，

只是一杯又一杯地喝酒。

孙毓汶是好量，酒越多思路越敏锐，因而福锟并不催他。直到十来

杯酒下肚，孙毓汶方始开口。

“此中有个关键人物，这个人敷衍好了，大事已成一半。”

“你是说朝邑？”

阎敬铭是陕西朝邑人，他当然也是关键人物，但是，“他还在其次”。

孙毓汶说：“是李相。”

“嗯。”福锟深深点头，“怎么个敷衍？”

“自然是格外假以词色，要让他们知道，慈眷特隆，然后感恩图报，

旨出必遵。”

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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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堂！”孙毓汶忽然顾而言他地问，“你看近来言路上如何？”

“马江一役，清流铩羽，比从前消沉得多了。”福锟举杯相敬，“莱山，

这是你的功勋！”

孙毓汶坦然不辞地接受了他的敬酒。如果说打击清流亦算功勋，

那么，孙毓汶所建的真是奇勋。当年他划策将翰林四谏中的张佩纶、陈

宝琛及清流中的吴大 ，派为福建及南北洋军务会办，让大言炎炎、纸

上谈兵的书生，去总领师干，无异把他们送入云端，等着看他们摔得粉

身碎骨。果然，马江一败，接着追论保荐丧师辱国的唐炯、徐延旭的责

任，张陈二人，都获严谴。清流钳口结舌，噤若寒蝉，而吃过清流苦头的

人，无不拍手称快，因而有副刻薄的对子，上联叫做：“三洋会办，且先看

侯官革职，丰润充军。”说陈宝琛革职，张佩纶充军用“且先看”的字样，

意思中还要等着看吴大 的“好看”。

下联是拿清流中最得意的张之洞作个陪衬。张之洞由内阁学士外

放山西巡抚，谢折中一句“敢忘八表经营”，久成话柄，这里少不得再挖

苦一番：“八表经营，也不过山西禁烟，广东开赌。”禁烟自是好事，广东

的“闱姓”复开，是为了筹饷，在张之洞是万不得已之举，而出以“也不

过”三字，卑薄之意，十分明显。

不过一年多工夫，翰林四谏为孙毓汶收拾了一半。再有个邓承修，

孙毓汶仿照当年恭王应付倭仁反对设置同文馆的办法，撺掇醇王请旨，

将邓承修派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，让他无法再抨击洋务。但话虽

如此，只要“铁汉”在京，还得要处处防他。

“言路自然不如以前嚣张了。不过，一半也是没有题目的缘故。修

园一事，虽可以不明发上谕，到底不能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。中堂，”孙

毓汶问道，“倘或有人像同治十三年那样，交相起哄，请停工的折子一个

接一个上，请问如何应付？”

“我担心的就是这个。盛伯熙算是清流后起的领袖，不过锋芒已不

如前，加以慈圣优遇，翁叔平也笼络得住他，大概不会多嘴。此外就很

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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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说了。”福锟接着又说，“我看邓铁香就决不肯缄默。”

“邓铁香的事好办，天造地设有个差使在等着他。”孙毓汶说，“几时

你不妨跟七爷提一提。”

“喔！”福锟很注意地问，“你是说让我保荐邓铁香一个差使。是什

么？”

“中国跟法国，马上要会勘中越的边界了，邓铁香很可以去得。”

“着啊！”福锟击节称赏，“他既是总理大臣，又是广东人，人地相宜，

真正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差使。莱山，你真想得到。不过，深入蛮荒烟瘴

之地，比充军山海关外还苦，只怕他不肯去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！”孙毓汶作色答道，“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，何能容他

规避？这一层，你放心，倒是翰林中颇有些少不更事的，得要杀鸡骇猴，

找一两个来开刀。”

福锟秉性和易，知道孙毓汶手段阴险毒辣，便觉于心不忍，所以劝

着他说：“能找人疏通一下，规诫他们识得利害轻重，也就是了。”

“此辈年少气盛，目空一切，肯听谁的话？”孙毓汶干了一杯酒，沉吟

着说，“倒有个人，正好拿他来替李相泡制一服开心顺气丸。”

“莱山，你意中想到的是谁？”

“梁星海。”

梁星海名叫鼎芬，广州人，七岁丧母，十二岁丧父，由姑母抚养成

人。生得头大身矮，须眉如戟，相貌一点不秀气，但笔下不凡，在粤中大

儒陈兰甫的“东塾”读过书。

那时广州将军名叫长善，他家在八旗大族中算是书香门第。广州

将军署的后花园，题名壶园，亭馆极美，好客的长善，大开幕府，延请年

少名士，陪他的子侄志锐、志钧一起用功。其中以梁鼎芬年纪最轻，其

次是广西贺县的于式枚与江西萍乡的文廷式。这两个人也是东塾的高

弟，所以跟梁鼎芬是同窗而又同事，兼以年龄相仿，交情更见亲密。

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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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鼎芬科名早发，光绪六年二十二岁就点了翰林，与李慈铭同年，

这年的房考官有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与宗人府主事龚镇湘，龚主事是梁

鼎芬乡试的房师，而王祭酒是他这一次会试的房师，王龚两人又是至

亲，梁鼎芬从小随父宦游湖南，以此重重渊源，促成了梁鼎芬的一桩姻

缘。

龚镇湘有个侄女，是王先谦嫡亲的外甥女儿。龚小姐从小父母双

亡，由舅母抚养长大，这时长得亭亭玉立，美而能诗，无论做叔叔的，还

是做舅舅的，当然都希望她嫁一个翰林。难得梁鼎芬尚未娶妻，现成的

一桩好姻缘，俯拾即是。于是春风得意大登科，秋风得意小登科，这年

八月里在京成亲，才子佳人，传为美谈。

梁鼎芬看起来当然志得意满，将新居题名“栖凤苑”。但双栖不多

时，便即请假归葬，第二年春天才回京。临行誓墓，立志要做个骨鲠鲠

之臣。

三年散馆，梁鼎芬留馆授职编修。以他的文采，自然是红翰林之

一，往来的多是名流，其中走得最勤的是他的同乡前辈，南书房翰林李

文田家。

有一天李文田为梁鼎芬排八字，说他活不过二十七岁。李文田的

星相之学是有名的，许多人都相信他真能断人生死，所以梁鼎芬大为惊

恐，急忙求教可有化解之方。

李文田研究了好半天，回答他说，只有遭遇一桩奇祸，方始可以免

死。然而什么叫奇祸，祸从何来？这就大费思量了。

其时中法交涉正将破裂之际，清议抨击李鸿章，慷慨激烈，但都止

于口头，上奏章弹劾的，却还不多，就有，措词亦比较和缓含蓄。只有四

川藩司易佩绅的儿子，为王湘绮称做“仙童”的易顺鼎，写了一道奏折，

说李鸿章有“十可杀”。其实，这是易顺鼎口诛笔伐，聊且快意的游戏笔

墨，因为易顺鼎并无言责，也犯不着无缘无故得罪势焰熏天的李鸿章。

然而别有会心的梁鼎芬，一看触发了灵感，将这篇稿子要了去，随即誊

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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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，请翰林院掌院学士代奏。

慈禧太后看到奏折，勃然大怒，召见军机要严办梁鼎芬。阎敬铭极

力为他说情，才得无事。

孙毓汶在梁鼎芬身上打主意，要炮制一服专为李鸿章服用的“开胸

顺气丸”，就是要翻这件案子。慈禧太后对清流本就厌了，也怕将来修

清漪园的时候，言官会冒昧谏阻，觉得“杀鸡骇猴”一番，亦是高明的手

法，因而同意醇王的奏请，颁发了一道上谕：

“国家广开言路，原期各抒忠谠，俾得集思广益，上有补于国计，下

有裨于民生，诸臣建言，自应审时度势，悉泯偏私，以至诚剀切之心，平

情敷奏，庶几切中事理，言必可行。

上年用兵以来，章奏不为不多，其中言之得宜，或立见施行，或量为

节取，无不虚衷采纳，并一一默识其人，以备随时器使。至措词失当，从

不苛求，即陈奏迂谬，语涉鄙俚者，亦未加以斥责。若挟私妄奏，信口讥

弹，既失恭敬之义，兼开攻讦之风，于人心政治，大有关系。

恭读高宗纯皇帝圣谕：‘中外大臣，皆经朕简用，苟其事不干大戾，

即朕亦不遽加以斥詈；御史虽欲自著风力，肆为诋讪，可乎？’又恭读仁

宗睿皇帝圣谕：‘内自王公大臣，外自督抚藩臬，以至百职庶司，如有营

私玩法，辜恩溺职者，言官据实纠弹，即严究重惩。若以毫无影响之谈，

诬人名节，天鉴难逃，国法俱在。’等因。钦此，训谕煌煌，允宜遵守。

如上年御史吴峋参劾阎敬铭，目为汉奸；编修梁鼎芬参劾李鸿章，

摭拾多款，深文周内，竟至指为‘可杀’，诬谤大臣，至于此极，不能不示

以惩儆。吴峋、梁鼎芬均着交部严加议处。

总之，朝廷听言行政，一秉大公。博访周咨，惟期实事求是，非徒博

纳谏之虚名。尔诸臣务当精白乃心，竭诚献替，毋负谆谆告诫之意，勉

之！慎之！”

吏部奉到上谕，立刻议奏，吴峋、梁鼎芬应降五级调用。这是“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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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”，所以过去如有“加级”、“纪录”等等奖励，则不能抵消。

这个结果，惹得清议大哗。言官论罪，本就有闭塞言路之嫌，绝非

好事，而况律法不咎既往，已经过去的事，翻出来重新追论，不但对身受

者有失公平，而且开一恶例，以后当政者如果想入人于罪，随时可以翻

案，岂不搞得人人自危？

话虽如此，但此时言官的风骨，已大不如前，看上谕中有高宗和仁

宗两顶大帽子压在那里，吓得不敢动弹。同时认为吴峋和梁鼎芬当时

持论过于偏激，亦有自取其咎，要为他们申辩，很难着笔，便越发逡巡却

步了。

不过，私下去慰问吴、梁二人的却很多。吴峋不免有悲戚之色，而

梁鼎芬的表情，大异其趣，颇有“无官一身轻”的模样。因为这年正是他

二十七岁，想起李文田的论断，一颗心便拧绞得痛，而现在冷镬里爆出

个热栗子，忽得严谴，算是过了一道难关，性命可保，如何不喜？

只是性命可保，生计堪虞。编修的官阶正七品，降五级调用，只好

当一个仅胜于“未入流”的从九品末官，在本衙门只有职掌与誊录生相

仿的待诏是从九品，从来就没有一个翰林做过这样的官。所以这个降

五级调用的处分，对梁鼎芬来说，等于勒令休致，比革职还重。革职的

处分，只要风头一过，有个有力的人出面，为他找个劳绩或者军功的理

由，一下子便可以奏请开复。降官调用就非得循资爬升不可了。

因此，接奉严旨之日，应付完了登门道恼的访客，到晚来梁鼎芬要

跟一个至交商量今后的出处。这个人就是文廷式。

文廷式此番是第四次到京城。上一次入都在光绪八年，下榻栖凤

苑中，北闱得意，中了顺天乡试第三名，才名倾动公卿，都说他第二年春

闱联捷，是必然之事。哪知到了冬天丁忧，奔丧回广东，如今服制已满，

提早进京，预备明年丙戌科会试，仍旧以栖凤苑为居停。在梁家的听

差，丫头和老妈子眼中，他的身份像舅老爷，因为穿房入户，连龚夫人都

不须避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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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这样的交情，所以文廷式在梁鼎芬交卸议处之际，就替他捏了一

把汗，及至严谴一下，便如当头一个焦雷，震得他魂飞魄散。虽然梁鼎

芬本人反觉得是桩“喜事”，无奈他那位龚氏夫人，顿时玉容憔悴，清泪

婆娑，文廷式看在眼里，不知怎么，竟是疼在心头的光景。

白天还要帮着梁鼎芬在客人面前做出洒脱的样子，此时灯下会食，

就再也不须掩饰了。“星海！”他抑郁地问，“来日大难，要早早作个打

算。”

“正是，我就是要跟你商量，京里自然不能住了。”

“那么，”文廷式说，“回广东。”

梁鼎芬默然。如果不愿在京等候调用，自然是携眷回乡，这是必然

的两条路，然而梁鼎芬另有苦衷，从小孤寒，家乡毫无基业，两手空空回

去，莫非告贷度日。

这些苦衷，文廷式当然知道，他建议梁鼎芬回广东，当然已替他想

出了一条路子，长善虽已罢职回京，张之洞在那里当总督，可以求取照

应。

“盛伯熙跟张香涛的交谊极厚，请他出一封切切实实的信，张香帅

自然罗致你在幕府中。”文廷式说，“我想，你只有这么办，只有这么一条

出路。”

梁鼎芬摇摇头，“乞食大府。情何以堪？”他问，“到他幕府里去仰承

颜色，不太委屈了我？”

多少名臣出于督抚幕府，就算罢官相就，亦不见得辱没了他翰林的

身份。不过梁鼎芬向来有些矫情，尤其此刻的心境，说起来多少有些偏

激。文廷式相知有素，觉得不宜跟他辩论，因为越辩越僵。

就在这时候，有两位熟客连袂来访，一个是于式枚，一个是志锐，跟

梁鼎芬是庚辰会试的同年，也都点了翰林，如今志锐仍旧在翰林院，于

式枚散馆以后，当了兵部主事。他们白天已经来过，此时不速而至，也

是关心梁鼎芬的出处，想来跟他谈谈。

圆员

壹 慈禧全传④



于是洗杯更酌，文廷式将他的建议，与梁鼎芬的态度，说了给他们

听，于式枚与志锐都认为先回广州是正办，跟张之洞打交道是上策。

“星海如果不愿入幕府，可以任教。”于式枚说，“仿佛王湘绮为丁稚

帅礼聘入川，出长尊长书院那样，就不碍星海的清高了。”

听得这话，梁鼎芬欣然色喜：“这倒是我的一个归宿。不过⋯⋯”

他没有再说下去，志锐却很快地猜到了他的心事，王湘绮乃是丁宝

桢所“礼聘”，他如果持八行去干求，便有失身份了。

“我想可以这么办，”他说，“昆海尽管回籍，我托盛伯熙直接写信给

张香帅荐贤，让张香帅登门求教。”

“能这样办，自然再好不过。可是，”文廷式问道，“盛伯熙的力量办

得到吗？”

“他们的交情够。”志锐答说，“如果怕靠不住，我们再找人，譬如托

翁老师。”

翁老师是指翁同 ，庚辰会试的副主考。张之洞跟翁家的“小状

元”是同年，两家的交谊本来不坏，但近年来因为南北之争，分道扬镳，

已经面和而心不和。因此，于式枚大摇其头：“不行，不行！托翁老师反

而偾事。照我看，最好托令亲谟贝子，转托李兰公出信，那就如响斯应

了。”

贝子奕谟是志锐的姐夫，由他去托李鸿藻，面子当然够了，而李鸿

藻的话，在张之洞是非听不可的。这样做法，虽然迂回费事，却是踏踏

实实，可期必成，所以都赞成此议。

大家这样尽心尽力为梁鼎芬打算，在身受者自是一大安慰，但交情

太深，无须言谢，梁鼎芬只不断点头而已。

“现在要谈怎么走法了。”志锐问道，“星海，你在京里有多少账？”

账实在是债。京里专门有人放债给京官，名为“放京债”，利息虽

高，期限甚长，京官如果不外放，只付息，不还本，一外放了，约期本利俱

清。而像梁鼎芬这样的情形最尴尬，不还不行，要还还不起，正是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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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大心事。此刻听志锐问起，老实答道：“没有仔细算过，总得四五百两

银子。”

“四五百两银子不算多，大家凑一凑，总可以凑得出来，这件事也交

给我了。”志锐又说，“此外还得凑一笔川资。星海，你看要多少？”

这就很难说了。仅仅川资，倒还有限，只是到了广州，不能马上有

收入，也不能 颜向亲友告贷，如果一年半载地赋闲，这笔嚼裹儿，为数

不少。倘或带着妻子回去，立一个家又不能太寒酸，那就更费周章了。

他的为难，是可以猜想得到的。所以志锐又问：“嫂夫人如何？是

留在京里，还是伴着你一起走？星海，我说句话，你可别误会！”

“是何言欤？尽请直言。”

“我认为你这时候不能拖着家累，嫂夫人不妨回娘家暂住。这样做

法还有个好处，两三年以后，有亲政、大婚两盛典，覃恩普敷，起复有望，

我们大家想办法，帮你重回翰林院，一往一来，岂不省了两次移家之劳？

如果此行顺利，三五个月以后，再派人来接眷，亦还不迟。”

这是为好朋友打算，像为自己打算一样地实在，梁鼎芬衷心感动，

拱拱手说：“谨受教！”

带着三分酒意，回到卧室，龚夫人正对镜垂泪。梁鼎芬的微醺的乐

趣，立刻消失无余。

“又为什么难过？”他低声下气地说，“船到桥头自会直。刚才他们

替我策划，都商量好了，由志伯去活动，让张香涛聘我去主持书院。不

过，有件事，我觉得对不起你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龚夫人拭一拭泪痕，看着镜子问。

“一时不能带你回广州。”

“我也不想去。”龚夫人毫无表情地答说，“言语不通，天气又热。”

“你既然不想去，那就好极了。”梁鼎芬有着如释重负之感，“我倒问

你，你想住舅舅家，还是叔叔家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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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什么？”龚夫人倏然转脸，急促地问，“为什么要住到别人家里

去？”

“别人家里？”梁鼎芬愕然，“两处不都是你的娘家吗？”

“娘家！我没有娘家！”龚夫人冷笑，“就为我爹娘死得早了，才害我

一辈子。”

最后这句话，就如当心一拳，捣得梁鼎芬头昏眼黑，好半天才问出

一句话来：“那么，你说怎么办呢？”

“我还住在这里！我总得有个家。”

“你一个人住在家里，没有人照应，叫我怎么放心得下？”

“怎么说没有人照应？你的好朋友不是多得很吗？”

这话不错啊！梁鼎芬默默地在心里盘算了好一会，起身出屋，到跨

院去看文廷式。

天气热，文廷式光着脊梁在院子里纳凉，梁鼎芬进门便说：“三哥，

你不用往会馆里搬了。”

这也是刚才四个人谈出来的结论之一，龚夫人回娘家，房屋退租，

文廷式搬到江西会馆去住。此时听得梁鼎芬的话，文廷式自不免诧异：

“不往会馆搬，住哪里？”

“仍旧住在这里！”梁鼎芬说，“我拿弟妇托给你了。”

就这一句话，忽然使得文廷式的心乱了，隐隐约约有无数绮想在心

湖中翻腾，但却无从细辨，也是他不敢细辨，只极力想把一颗跳荡不停

的心平复下来。

“敬谢不敏！”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该说的话，“虽说托妻寄子，是知交

常事，无奈内人不在这里，这样做法，于礼不合。”

“礼岂为你我而设？”

文廷式是亦儒亦侠亦风流一型的人物，听了梁鼎芬的话，倒有些惭

愧，自觉不如他洒脱，便不再峻拒，但事情却要弄个清楚。“说得好好

的，何以一下子变了卦？”他问。

缘员

母子君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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